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蒙回前总评：馀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

不知淫里有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

生。三姐项上一横，是绝情，乃是正情；湘莲万根皆消，是无情，乃是至

情。生为情人，死为情鬼。故结句曰“来自情天，去自情海”，岂非一篇至

情文字？再看他书，则全是“淫”不是 “情”了。】 

 

  话说鲍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编了这混话，

越发没了捆儿。你倒不象跟二爷的人，这些混话倒象是宝玉那边的了。”

【庚辰双行夹批：好极之文，将茗烟等已全写出，可谓一击两鸣法，不写之

写也。】尤二姐才要又问，忽见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

上学，他作些什么？”【庚辰双行夹批：拍案叫绝！此处方问，是何文

情！】兴儿笑道：“姨娘别问他，说起来姨娘也未必信。他长了这么大，独

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

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疯疯颠颠的，

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

是聪明的，谁知是外清而内浊，见了人，一句话也没有。所有的好处，虽没

上过学，倒难为他认得几个字。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

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

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著，见了他也不理，他也

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宽

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可知难缠。”【庚辰双行夹批：情语情文

至语。】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一个好胎子。”尤

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见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

些女儿气，那是只在里头惯了的。若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姐姐记得，穿孝



时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

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

姐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脏，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接着他

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倒。他赶忙说：‘我吃脏了

的，另洗了再拿来。’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子们前不管怎

样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尤二姐听说，笑道：

“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

儿，不便说话，只低头嗑瓜子。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

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

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

准的了。”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说：“老爷有事，是件机密大

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

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爷来，好作定夺。”说著，带了

兴儿回去了。 

  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盘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后，贾琏方来

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

琏道：“也没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

工夫才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记

挂。三妹子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说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择定了

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贾琏问是谁，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

里，不知多早才来，也难为他眼力。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

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

念佛，以了今生。”贾琏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笑道：

“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

家请了一起串客，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庚辰双行夹批：千奇百

怪之文何至于此！】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我们闻得柳湘莲惹了



一个祸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不曾？”贾琏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

么样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

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

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后来听见有人说来

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他萍踪浪迹，

知道几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

出来，他怎样说，只依他便了。”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尤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

心口两样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

斋念佛，只伏侍母亲，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

了。”说著，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说著，

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

了一回家务，复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一面著人问茗烟，茗烟说：“竟

不知道。大约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坊，也说未

来。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两天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

这边来住两夜，从这里再悄悄长行。果见小妹竟又换了一个人，又见二姐持

家勤慎，自是不消记挂。 

  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晓行夜住，渴饮饥餐。方走了三日，

那日正走之间，顶头来了一群驮子，内中一伙，主仆十来骑马，走的近来一

看，不是别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贾琏深为奇怪，【庚辰双行夹批：

馀亦为怪。】忙伸马迎了上来，大家一齐相见，说些别后寒温，大家便入酒

店歇下，叙谈叙谈。贾琏因笑说：“闹过之后，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谁

知柳兄踪迹全无。怎么你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这

样奇事。我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日

到了平安州界，遇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

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



生死弟兄，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弟亲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

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个姑妈，他去望候望候。我先进京去安置了

我的事，然后给他寻一所宅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贾琏听了

道：“原来如此，倒教我们悬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寻亲，又忙说道：“我

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著，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一

节说了出来，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

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

过。”湘莲忙笑说：“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语，便

说:“既是这等，这门亲事定要做的。”湘莲道:“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

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顾不得许多了，任凭裁夺，我无不从命。”

贾琏笑道:“如今口说无凭，等柳兄一见，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无

二的了。”湘莲听了大喜，说:“既如此说，等弟探过姑娘，不过月中就进京

的，那时再定如何?”贾琏笑道:“你我一言为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

是萍踪浪迹，倘然淹滞不归，岂不误了人家。须得留一定礼。”湘莲道:“大

丈夫岂有失信之理。小弟素系寒贫，况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

这里现成，就备一分二哥带去。”贾琏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礼，须是柳兄亲

身自有之物，不论物之贵贱，不过我带去取信耳。”湘莲道:“既如此说，弟

无别物，此剑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乃吾家传代之宝，弟

也不敢擅用，只随身收藏而已。贾兄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然

亦断不舍此剑者。”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方各自上马，作别起程。正是: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且说贾琏一日到了平安州，见了节度，完了公事。因又嘱他十月前后务

要还来一次，贾琏领命。次日连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处探望。谁知贾琏

出门之后，尤二姐操持家务十分谨肃，每日关门阁户，一点外事不闻。他小

妹子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馀，只安分守已，随分过活。虽

是夜晚间孤衾独枕，不惯寂寞，奈一心丢了众人，只念柳湘莲早早回来完了



终身大事。这日贾琏进门，见了这般景况，喜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

叙些寒温之后，贾琏便将路上相遇湘莲一事说了出来，又将鸳鸯剑取出，递

与三姐。三姐看时，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将靶一掣，里面却是两把合

体的。一把上面錾著一“鸳”字，一把上面錾著一“鸯”字，冷飕飕，明亮

亮，如两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

望着剑，自笑终身有靠。贾琏住了两天，回去复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见。那

时凤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贾琏又将此事告诉了贾珍。贾珍因近日又

遇了新友，将这事丢过，不在心上，任凭贾琏裁夺，只怕贾琏独力不加，少

不得又给了他三十两银子。贾琏拿来交与二姐预备妆奁。 

  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先来拜见薛姨妈，又遇见薛蝌，方知薛蟠不

惯风霜，不服水土，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请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

卧室相见。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新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亲事一

节，凡一应东西皆已妥当，只等择日。柳湘莲也感激不尽。 

  次日又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贾琏偷娶二房之事，

宝玉笑道：“我听见茗烟一干人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茗

烟说，琏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

诉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

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 “既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

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也关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来

定，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

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个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

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

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

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

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

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



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庚辰双行夹批：奇极之文！趣极之文！

《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

不更奇！】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

说。【庚辰双行夹批：忽用湘莲提东府之事骂及宝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

谓“一个人不曾放过”。】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

既深知，又来问我作什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

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是有心了。”湘莲

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找薛蟠，一则他现卧病，二则他又浮躁，不如去索回定

礼。主意已定，便一径来找贾琏。 

  贾琏正在新房中，闻得湘莲来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让到内室与

尤老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诧异。吃茶之间，湘

莲便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间订了弟妇，使弟无言可回。

若从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系金帛之订，弟不敢索取，但此剑系祖

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 贾琏听了，便不自在，还说：“定者，定也。原

怕反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还要斟酌。”湘莲笑道：

“虽如此说，弟愿领责领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

起身说：“请兄外坐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

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

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自己岂

不无趣。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

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

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

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得众人急救不迭。尤老

一面嚎哭，一面又骂湘莲。贾琏忙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

反劝贾琏：“你太多事，人家并没威逼他死，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

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岂不省事。”贾琏此时也没



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莲快去。湘莲反不动身，泣道：“我并不知是这等刚

烈贤妻，可敬，可敬。”湘莲反扶尸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见入殓，又

俯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 

  出门无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

刚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间，只见薛蟠的小厮寻他家去，那湘莲只管出神。

那小厮带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齐整。忽听环佩叮当，尤三姐从外而入，一手

捧著鸳鸯剑，一手捧著一卷册子，向柳湘莲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

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

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说著便

走。湘莲不舍，忙欲上来拉住问时，那尤三姐便说：“来自情天，去由情

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说毕，一阵香风，无

踪无影去了。 

  湘莲警觉，似梦非梦，睁眼看时，那里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

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捕虱。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

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

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

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后回便见 

 

  【蒙回后总评：尤三姐失身时，浓妆艳抹凌辱群凶；择夫后，念佛吃斋

敬奉老母；能辨宝玉能识湘莲，活是红拂文君一流人物。】 

  【蒙回后总评：鸳鸯剑能斩鸳鸯，鸳鸯人能破鸳鸯。岂有此理？鸳鸯剑

梦里不会杀奸妇，鸳鸯人白日偏要助淫夫。焉有此情？真天地间不测的怪

事！】 


